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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李健：

第十二、十三届全国
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学 院 院
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
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指导委
员会委员，“首都十大教育
新闻人物”，国家一级专业
社会团体 《中国诗酒文化
协会》副会长。

李健：仍是少年
文/本报记者 韩雪 图/本报记者 姜贵东

提到李健这个名字，大多数
人第一反应，是那个歌手李健吗？

不是，这个李健，没有那么
帅，也没有那么潮。

他长相普通，穿着朴素，常
年黑白灰蓝傍身，一看就是搞研
究的。

接触几次，又会发现，他的脾
气很平和，走路慢悠悠的，语速轻
缓缓的，见人也总是乐呵呵的，还
能叫准许久不见的人的名字。

怎么看他，都好像一块被时
光冲刷许久的圆石，毫无锋芒和
棱角。有时候甚至怀疑：这是不
是个老好人？

但有一次长聊，我被他的犀
利和深刻镇住了：从头到尾，他
不会热烈地赞扬谁，也不会激烈
地批评哪一个。但总会在讲述到
大家常见的现象时，冷静地揭开
问题背后的一些问题。也会在那
些大众抱持的观点之外，告诉
你，他那与众不同的观点和所支
撑的论据。

他不是活跃在舞台上的明
星，他是奔走在参政议政平台的
委员。他倚靠的是清醒的头脑、独
立的思考和冷静的表达，以及为
国履职、为民尽责的爱国心、政协
情。

在 2100 多名全国政协委员
当中，有这样一个李健。

在全国 60 多万政协委员当
中，有许多个这样的李健。

李健和李健们
本报记者 韩雪

认识李健委员好几年了，记得第一次
见面，是4年前跟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的
一次调研活动中。

那是在北京飞赴湖南的航班上。我拿
着登机牌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就看到我的
座位旁边，早已坐定了一位难测出具体年
龄的男性。平静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身
着浅色衬衫、深色夹克的身形仍很瘦削。
由于正低着头看手机，能看到他一头的黑
发不算浓密却也均匀。能大致判断，这人
在40岁到50岁之间。

坐下后攀谈了几句，知道了他的姓
名，李健。说话间抓紧用手机百度了一
下，52岁，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结合身份，才豁然他的年轻感从何
而来。

学者尤其是高校学者，由于经常和学
生们在一起，普遍看起来都比较年轻。

后来，局限于他身上所附着的“理工
院校”“人文社科教授”的标签，对他的
采访定位始终不是很清晰。虽然一直断断
续续地保持着工作联系，也直接采访过
他，又时不时看到本报同事、别家同行对
他的报道，还几次在全国政协协商议政活
动中看到他现场发言的身影。但一直，这
位学者型委员自带的话题不多，受到媒体
的关注也并不算太热烈。

今年两会期间，恰好跟李健委员在同
一个驻地。接触深了，发现像他这样的学
者型委员身上，对各类现象看得透、对存
在问题思考得深，敢说“人人心中有、口
中无”的建议，自带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率
真风格。

但同时，又由于表达严谨的牵制，他
的建议，虽然也上过两会热搜的榜首，却
很少成为大众追捧的“爆款”。而在委员
圈和学术层，他则广受欢迎。总有人能读
懂他规整措辞背后的未尽之言，时常有观
点相同者，主动找他交流看法。而在专委
会的媒体见面会上，他是两个委员代表当
中的一个，实实在在地向媒体回答委员该
如何写好提案……

在驻地散步时，李健就遇到过其他界
别的委员迎面走来，老远就冲他竖着大拇
指，夸他的建议提得准。他们站在路边交
流时，正好有日光拂过，李健的黑发中，
也开始夹杂了灰白。

■数十年磨一剑：这么远，那么近

李健被其他委员夸赞的那条建议，被
质疑跟他的本职身份有点远。“不算远。”
他自己说，“不都是学术界的事嘛。”

3月4日，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开幕当
天的上午，李健在百度账号上，发布了
《让院士称号回归荣誉性、学术性本质的
提案》。这个账号简介里，李健进行了实
名认证：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不到40分钟，阅读量突破了百万。
两会结束时，已经有633.2万的阅读量。
其中，5.3万点赞量的背后，代表了人们
的认可。

“院士本质上是一种学术称号、荣誉
称号，不是职称也不是一种职位。”提这
个建议，李健经过了一番求证和论证。

不少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文件中，直
接标明“院士（副部级）”的并不鲜见。
比照副部级待遇给院士分房子、配车、配
秘书等现象也有存在。

语速慢的李健，条分缕析地对比着两
者的区别，“副部级是公务员级别中的一
个简称，院士称号是一个荣誉性称号，与
公务员的级别是不能画等号的。”

根据国家现行规定，院士享受的工作
待遇，包括医疗保健、乘车等虽然相当于
副部级，但并不是副部级，而且待遇本
身，是为了促进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以保障院士的科研条件。

一次会议上，主持人介绍与会者的身
份。当念到某个教授时，李健听到主持人
犹豫了一下，还是念出了身份介绍括号中
副部级这三个字。其实会前不久，李健和
主持人刚刚讨论过这个话题，有着一致的
观点。

再后来，李健也忍不住在心底追问：
“为什么会有这种挂钩？”

院士称号与行政等级直接挂钩，容易

滋生学术的浮躁和对头衔的追逐。而提这
样的建议，是会得罪人的。

但现实环境使李健没办法不出声：
“这时，正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严谨治
学、潜心研究，攀登科技高峰，突破‘卡
脖子’技术，建设科技强国。让院士称号
真正回归荣誉性、学术性本质，是正本清
源啊。”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健也从中读
出了明确的讯息：国家是打算在稳基本盘
的基础上布设新的重点，重点主要是在科
技投入上。

“‘十四五’期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年均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
三五’时期实际。”“2021年中央本级基础
研究支出增长10.6%。”这些内容，就显示
了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也是面对一些
国家科技钳制采取的针对性措施。

毛泽东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同样的道理，科研规
划确定了，科研人员就将起到决定因素。

科学探索是清苦且漫长的，需要科技
人员在安静的环境里潜心研究，以十年磨
一剑的精神，实现关键核心领域的不断突
破。院士，正是科技金字塔尖的人，他们
的举动，对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有着强烈的
示范作用。

这是李健从院士称号这个角度提出建
议的本心，他特别希望能采取更有效的改
革，让院士称号真正回归，引导科技工作
者朝正确的方向努力。

“小时候，我常去芷江机场游玩、劳
动，后来才渐渐懂得这座机场在抗战史上
的重大意义。”李健的出生地湖南芷江因
受降地而闻名，爱国主义氛围浓厚。

对于李健来说，大国远景，也从来没
有这么近地出现在眼前。但要真正实现，
又需要所有人承担各自的责任。

■“经济”根据地：有点呆，特别灵

犹记得那年在去调研的航班上，李健
委员竟然开心地主动聊到买衣服的话题。
眼看着这位穿着中规中矩、风格偏于内敛
的男委员，还有一套自己的买衣心得，这

让当时的我既忍俊不禁，又心生好奇。
这种好奇，并不是我一个人才有。后

来，另外一个记者在对李健的报道中这样写
道——

“采访时，李健不经意间整了整自己西
装里面的衬衣，想起了某品牌。因为工作关
系要经常穿衬衣，李健买过各种各样的衬
衣，最后留意到了该品牌，‘这个品牌的男
士衬衣，之前穿着我就纳闷，人家的衬衣领
子袖口为什么怎么穿都是笔挺的，还耐磨耐
洗？’”

“后来有一次看新闻，李健才知道，这
品牌为了做好衬衫，请到了钻研衬衫30年
的吉国武。这位日本的‘衬衫大师’知道衬
衫的许多秘密：比如，在衬衫领子下加个半
衬，能让领口挺括；在袖口掐出6个褶皱，
可以贴合手臂；衬衫的版型不同，嵌条也不
相同；针脚越密，衬衫的质感越高级等等。”

生活中处处可琢磨。学者的探究意识投
射到实用的生活经验。

后来听到别的委员说起，李健很有理财
头脑，话语间后悔没有听他的意见，错失了
一次“发财”良机。我更加按捺不住好奇
心，直接问李健：“为什么这么会理财？”

“呵呵！”朴实的笑声之后，李健说起了
自己的专业。

原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侗族青年李
健从湖南边城芷江，一路考到首都北京，成
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博士。在攻读
博士学位期间，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李悦教
授。“我们李老师还有个很出名的学生，叫
刘鹤。”李健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以及学
术立场、思维方式的形成，深受导师的
影响。

身处工科院校，李健所在的经济学科被
统收入“人文与社会科学”这个“大口袋”
里。而在工科院校里，相应的文科归在一
起，统称为人文与社会科学，它既包含人文
学科，也包含社会学科。国际上，这样的学
科设置也很常见。

李健举例讲解着，“你看麻省理工学院
这样的工科院校，它也有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院，当中的经济学科，在全美排名前三。”

李健在课堂上，从经济这个“根据地”
出发，通过学者研究的方式，教育学生不仅

观察当下，更眺望更长远的前景：“要关心
国家大事，需要认真地看文件，在文件中找
到发展的方向。”

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是全球市值排名第一的大企业。当时，沃尔
玛还只是一个小的连锁商店。“现在呢？”李
健告诉记者，今日的通用汽车公司早已风光
不再，而沃尔玛后来者居上，跻身为全球最
大的公司之一。

今天，机遇仍在不断轮转。“那些年，
大家都往百货公司跑。现在，电子商务崛起
了，传统商业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从经
济学的案例当中，李健看到：“产业的机会
是不断轮换的。”

■知识分子品性：很平淡，却浓烈

跟李健约过几次稿，屡屡被他婉拒，理
由很简单，“我们学者看东西，第一眼看见
的是不足。”

这样的人往往是扫兴的，尤其当大多数
人群情激昂时，李健往往不合时宜地“浇”
上一“盆”批判的冷静。

而知识分子都有着相似的思维和品性。
大多数人都在为中国抗疫成功兴奋骄傲时，
作为知识分子的王辰作出了冷静的判断：

“我国的抗疫战，赢的是社会组织的仗，而
非科技仗。”

对这位曾在疫情一线战斗过的王辰常
委，李健表达着他的认同：“科技方面，我
们还是要有突破性的创新。解决从未遇到过
的新问题，必须得开拓新的方法。”

冷静跟悲观是方向不同的两个词。面对
当前疫情带来的危机，李健又有着充沛的信
心：“大的危机常常是大的机遇！”以企业的
浮沉为例，2003年的非典之后，就涌现了
京东、淘宝和腾讯等一批新型企业。

那么未来呢？
李健预言：“这次疫情一定会催生一批

伟大的企业。”
往往越严谨冷静的表达，越不容易被人

关注到。这也让李健屡屡怀疑起自己的表达
方式。“可说话不能不严谨吧？不严谨是有
漏洞的。”

好在严谨深刻的品质，在政协这个政治
组织当中，有着广泛的认可度。

2020年，全国政协评选 2019年度 55
件好提案，就有李健的《关于设置“四级三
类”学位体系，推动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提
案》。

这条呼吁给大专生要“名分”的新闻，
迅速登顶网络热搜榜首，引发热议。

有网友认为，增设“副学士”学位有利
于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也有质疑者
表示，只给一个“名分”并不能改变现状。

接踵而至的讨论与质疑声背后，是规模
数以百万计的高职高专生。

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高等教
育体系。“为什么制造业还这么缺人才？为
什么我们的技术创新还是严重不足？”这个
问题深深困扰着李健。

经过查阅资料、走访调研，李健认识到
高端制造领域的一个现状，“大量生产的细
节需要依赖劳动者的技艺完成。我国职业技
术教育远远落后于产业发展，这就需要从人
才培养模式入手，作出较大变革。”

如果把职业教育改革比喻成“万里长
征”，增设“副学士”最多只是迈出了第
一步。

关于后续工作，李健还有着系统思考，
“要为学校和学生设立相应的标准。只有办
得好的学校才能够授予学位，也只有学习学
得好的学生才能够获得学位。”一直在教学
岗位的李健相信：这样的激励政策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推动学校办好教育，也能鼓励学生
努力学习。

从事教育，算是李健对父业的一种继
承。李健父亲曾在安江农校工作，与我国著
名“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同事。李健出
生的1964年，也是袁隆平开始从事杂交水
稻研究的年份。种种巧合，又成为李健踏足
并深耕教育领域的必然选择。

育人者，必先育己。李健是淡淡的，即
便说到激动处，声调也不会过高，语气也不
会太激烈，总比别的人冷静几分。

在平淡和冷静背后，我能读出知识分子
特有的浓烈，那里有对祖国的热爱，和希冀
祖国强大的热盼。

任时光荏苒，有这浓烈，仍是少年。


